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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无法忘怀那一个黑色的日子

其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
书”未必不好，这是很多读书人都心驰神往的
境界。夏添停顿了一会儿，又道，年轻人，现在
外面的时局很乱，看情形最近又要不太平了。

张小海发出了“嗯”的一声，说道，又要有
行动了，我们都盼着这一天呢！伯父，你不觉得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太黑暗了吗，你
看看到处都是军阀混战，帝国主义的
肆虐。夏添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总以
为这些话会出自于学生们的口里，没
想到你一个工人也会……
张小海激动地说道，伯父，你错

了，这次行动的主角就是我们工人！
夏添说道，年轻人，你们是斗不过他
们的，他们有枪有炮，有军队……

张小海打断了他，说道，不，伯
父，这次不同了，我们有自己的武
装，仅是工人纠察队就有两三千人，
还有不少枪支，你一定还不知道，国
民政府驻上海代表已经答应帮我
们，到时候他将会跟我们联手轰轰
烈烈地大干一场！
夏添丝毫没有被张小海慷慨激

昂的情绪所感染，他依然在摇头，他说，我还是
那句话，年轻人，还是理智些，千万不要冲动，以
前我总是这样劝秋莲，现在我也得跟你说了。

张小海最后说道，伯父，行动就在这两
天，你不用劝我们，更不必担心，你就等着我
们胜利的好消息吧。

夏添不再与张小海争辩什么了，但他显
然并不看好这次的工人武装起义。
没过了几天，赵火便通知了工人骨干，派

他们去到了各个厂子里。其实，早在几个月前，
组织上已经在厂子里的工人中间做了大量的
工作，只待一声令下，工人起义便正式开始了。

这次后来被史称为“上海工人第一次
武装起义”的行动，最终却以失败告终。武
家根王德宝张小海李少杰四兄弟都一腔热
血地参加了，失败的原因是工人们与钮永
建约定于凌晨鸣炮为起义的信号，可是到
了零时，炮声却始终未响，很多工人因没有听
到约定的炮声而按兵不动，还有些工人按捺
不住，按照原计划攻打了警察局和兵营，结果
遭到了军阀的开枪镇压，因而牺牲了不少人。
武家根在这次起义中也受了轻伤。

上海的工人们都永远无法忘怀那一个黑
色的日子———!"#$年 %&月 '(日。

王德宝在姚堂主举办的洗尘宴上见着
了何华，才知道原来这洗尘宴是帮会中的
兄弟特地给何华办的，为的是欢迎他从苏
联顺利回国。其实他们不知道，何华在几个
月前便已经秘密地回到了国内，参加了和钮

永建的谈判，可惜，第一次武装起义
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了。
席间，何华悄悄地跟王德宝说起

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的事情。王德
宝觉得很是沮丧，何华却告诉他，他
们正准备东山再起，这次他和赵火还
有其他的同志们会蓄势伺机发动第
二次武装起义，他准备会见各个厂子
里的资本家，把他们都联合起来，同
时要派同志们去到车间，发动工人兄
弟进行罢工，这中间当然也少不了帮
会弟兄们的帮忙。他让王德宝带口信
给在江岛接受训练的工友和学生领
导，组织上会派他们对工人纠察队进
行秘密而分批的训练。

王德宝一听他这话便来劲了，他
的热情瞬间被点燃了，在饭桌上喝了

不少酒，说了不少豪言壮语。等晚宴结束后，
他就奔上了武家根张小海的阁楼，把何华的话
转告给了他们，这一下大家都觉得有了盼头。
自从知道了又要有行动之后，金师傅加

快了造枪的速度，白天武家根在车间里会偷
偷帮着金师傅车些零件，接着又一支支组装
成了手枪，师徒两个人这一回是联起了手来
为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战斗了。

这天他们做生活做得累了休息的时候，
金师傅点上了一支香烟，坐在车床的边上，他
连着抽了好几口，忽然问起了武家根和红英
的事情。他说，你都想好了？要娶她？武家根
点了点头。不后悔？金师傅问道。

武家根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问自己，他
沉默着。金师傅又问道，那她怎么办？
武家根当然知道他嘴里说的那个“她”是

谁，他沉吟了片刻，回答道，三弟，哦，就是张
小海，他喜欢她。
这和你有关系吗？金师傅问道，而后他忽

然一脸恍然的模样说道，我明白了，你是觉得
选择红英是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既能成全了
张小海，又能成全红英，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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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女将张琴秋传
李 蕾 杨雪燕

! ! ! ! ! &%#妇女独立营全体指战员入场了

张琴秋笑道，你倒会图轻松，那你说，谁来
当这个营长合适？陶万荣被张琴秋点到了要害，
有点不好意思，她嗫嚅道，我是担心干不好。
张琴秋说，不要担心，本事都是学出来

的，干出来的，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干这干那。
放在哪里都能行，那才是好样的。陶万荣低着
头，还在思忖。张琴秋就想激她一下，说，小陶
啊，不知你看到没有，刚来的这些女战士，不
讲军容军纪，说话吵吵闹闹，头发长的长，短
的短，有的还戴着耳环、手镯。列队的时候，站
也站不正，立也立不直。要把这些普通的农村
妇女培养成合格的红军战士，不是件容易的事
呐。你胆怯了，是不是？
谁说我胆怯了？陶万荣不服气地说。那你

说，这个营长，你干不干？陶万荣仍然有几分
犹豫，说，张主任，那你可得帮着我。张琴秋一
拍她的肩头，说，好，一言为定，让我们一起
干！张琴秋又拉起曾广澜的手，曾广澜朝她会
心地笑笑。曾广澜和陶万荣在妇女独立营的
工作，是从军风军纪教育入手，她们互相商量
着，制定了最初的几条规章制度：不留长发，
领导干部要带头；着装必须要整齐，佩戴要符
合军人身份；集合站队必须严格遵守队列纪
律，不许说话，不许打打闹闹。
妇女独立营成立的那一天，在通江城一

个学校的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成立仪式。成
千上万的苏区群众也不请自来，妇女独立营
是个新鲜事，他们要看看这些昔日的普通妇
女，如何变成为了不起的妇女武装。
妇女独立营全体指战员入场了，列队来

到操场中央。她们身穿佩有红领章的灰色军
服，头戴镶有红五星的八角军帽，一式的齐
耳短发，她们有的手持长矛，有的持大刀或
步枪，虽然武器不太统一，但步伐却整齐、
有力。军委主席张国焘出现在大家面前，他
把一面绣着“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字样
的火红战旗，授予营长陶万荣，陶万荣神态
庄重地接过这面旗帜，随着她一声口令，妇

女独立营的全体指战员齐刷刷
地“啪”一个立正，接受军首长
的隆重检阅。

女兵们一个个屏住呼吸，脸
热心跳，这些以往只识得耕田种
地的巴中女儿，哪曾见过如此阵
势？从小到大，没有谁把她们当

人看，自懂事起，她们就要背着沉重的背篓，
山上山下地奔波，家里家外地操持，没有青
春，没有地位，没有人格，走祖祖辈辈女人走
过的道路，直到累弯了腰，累驼了背……而从
现在起，她们的命运发生了转机，她们成了红
军，是红军给了她们做人的权利，她们从心眼
里感到扬眉吐气！心跳得自己都能听得见。
妇女独立营是成立起来了，但违反纪律的

事情时有出现。这天晚上，刚端上饭碗，一个
老乡跑来要筛子，又一个女战士借了老乡的
东西忘了还。陶万荣当即火冒三丈，整天都在
强调的事，还是止不住一犯再犯。她甩掉饭
碗，饭也不吃了，带着老乡找到这个女战士所
在的班，立即召开生活会，要那个女战士当着
大家的面给老乡作检讨。老乡一看，反而挺不
好意思，觉得无意中把事情搞大了，忙劝陶万
荣道，陶营长，是我不好，我只是今晚急着用，
才这么没头没脑地跑了来……那个女战士也
认识到自己做错了，忙不迭地拿来筛子还给
老乡，一边不住地向老乡道歉。陶万荣还是抓
住不放，把这阵子的不满全都撒在了这个战
士身上，认为她借筛子不还，就是破坏了红军
的纪律，损害了军民关系。这个帽子确实有点
太大了，女战士一听就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
一甩手一个人跑了出去，好晚好晚都没有回
来，陶万荣又发动大家出去寻找。

张琴秋听说了这件事，她找到陶万
荣，陶万荣气犹未消。张琴秋问陶万荣，你
问清情况了吗？那还用问，不是明摆着吗？
侵犯群众利益。那你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呀。
再说，你也没问问那个战士，是因为什么，没
有及时去还老乡的筛子，我想，她总不可能是
故意的吧。陶万荣没有吱声，不过她在心里暗
想，她倒真是忘了这一层。张琴秋说，这些战
士都是刚刚走进革命队伍，散漫是有的，但
她们一定不是存心要破坏纪律，损害红军
形象。你的心思是好的，大胆管理也很正确，
但不要过于性急，凡事都得有个过程，更不
能靠处罚来解决问题，那是简单粗暴。


